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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烟轻扬落花风

民以食为天，饮食也是文化。
中国饮食史上，传统菜系初分为鲁菜、苏

菜、川菜、粤菜四大流派；时序更替，朝代迭
变，至清末民初，浙菜、湘菜、徽菜、闽菜异军
突起，渐入佳境，世所公认的八大菜系格局，
尘埃落定，维系至今。鲁菜作为唯一入围的
实力派，以一己之力成为北方菜系中的中流
砥柱。

众所周知，鲁菜肇始之初一直由济南菜
和胶东菜两大菜系组成，分别代表着“鲁菜”
和“齐菜”，其地方特色小众菜系支流亦多，如
孔府菜、博山菜等。

从 1891 年青岛开埠至辛亥革命前，青
岛的餐饮市场尚处于起步萌芽期，期间德
国租占，中餐表现乏力，少有建树。辛亥革
命后大批京城的遗老遗少来青避居，达官
贵人群体有钱有闲、有品位有需求，客观上
催发了青岛餐饮业的启动加速，如被称为
青岛三大名楼之首的顺兴楼，于 1912 年开
馆于北京路 13 号，即是得前清遗老王垿帮
衬而建。稍后，另一个餐饮名楼于 1924 年
在即墨路 12 号开张，名号“聚福楼”。巧合
的是顺兴楼和聚福楼所聘请的厨师皆来自
胶东的福山，时称“福山帮”，故两家名楼所
经营的乃是具有胶东菜系特色的北方菜，
和开设于开埠之初天津路的春和楼一道，
撑起了青岛地方菜系的门面，这时，青岛菜
才有了最初的雏形。

青岛菜迎来的第一次繁荣期是 20 世纪
30年代，期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一
大批文人名流教授奔赴岛城而来。这批文化
达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属高收入阶层，
客居之地，难免聚在一起觥筹交错，消磨时
光，时有“酒中八骏”之称，其中即有闻名华人
圈的美食家梁实秋先生，他把青岛的美食记
录在《雅舍谈吃》中，广为流传。

1933 年，青岛市肆中的一等餐馆 11 家，
二等餐馆 58家，一批有着青岛特色的菜品经
过融合打磨渐渐固定下来，被酒楼当作招牌
菜推出，如高汤燕窝、红烧鱼翅、汆西施舌、烩
乌鱼蛋、香酥鸡、油爆海螺、红烧加吉鱼以及
银丝卷、三鲜蒸饺、水饺、锅贴等等。

1935年，骆金铭编著《青岛风光》，对岛上
中菜馆有如下描述：

“青岛承袭德日递嬗接管而来，舍酒排间
御料理外，中菜馆首推顺兴楼、春和楼、东华
旅社、三阳楼、英记楼等数家，在德日管理时
代，已有相当顾客，日人中餐，咸乐于此，迄今
三十余年，店号既老，因之营业不衰。”

青岛菜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是改革开放
后的 80 年代，其时百业复兴，国内国际客商
往来频繁，加之山东省对外贸易洽谈会（小
交会）每年定期在青岛举行，商贾云集，四
方辐辏，客观上促进了青岛菜的第二次繁
荣。这一时期，青岛菜第一次出现了食“活
海鲜”这个新名词，并迅速流行开来，引为
饮食之时尚。1987 年，山东省第一届鲁菜
大奖赛发出比武令，青岛烹饪界名店名厨
精心准备，取得佳绩，葱烧海参、扒原壳鲍
鱼、清蒸加吉鱼、油爆海螺、锅烧鸭等一批
青岛菜的代表菜在全省全国叫响，为青岛
菜的基本成型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青
岛菜名菜还有：油爆乌鱼花、干烧鲳鱼、虾
段炖豆腐、葱烧虾蘑海、鸡丝炒蜇头、纸包
三鲜、芙蓉鲜贝、芦笋扒鲍鱼、挂霜丸子、酸
辣乌鱼蛋汤等等。

新世纪以来，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
业，物流通畅便捷，青岛菜迎来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第三次繁荣期，其时，大酒店大饭
店不再一枝独秀，社会餐馆、酒楼如雨后春
笋，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以往多以大酒店菜
为正统的阳春白雪青岛菜的基础上，通过融
合、借鉴、打磨，总结提炼出一系列脍炙人口
且价格亲民的青岛菜的普及版，如软炸虾仁、
鲍鱼烧土豆、螺片炒大头菜、墨鱼烧豆腐、清
蒸一卤鲜鲅鱼带饼子、手撕一卤鲜寨花鱼、春
韭炒海肠、白菜烧大虾、葱烧蹄筋、墨鱼汁炸
肉、渔家四碗、鱼水饺等，得到市民和游客的
认可与好评。

青岛菜筵席讲究以大海鲜点睛，小海鲜
铺底，原则上要有一整条海捕鱼，以示隆重。
若要上档次，可再加各客海参、或鲍鱼、或对
虾等，基本算是常态。

冷菜，在席中热菜上桌间隔时，起调剂缓

冲作用。以岛城为例，青岛菜经典冷盘中会
有几个必选项，分别是：冻菜凉粉、三丝拌冻
粉、菠菜拌毛蛤蜊、白菜心拌海蜇皮、黄瓜拌
海螺片、小葱拌八带、腊八蒜拌扇贝、五香熏
鲅鱼、海米拌马家沟芹菜、脂渣拌圆葱、流亭
猪蹄等，最显渔岛地方特色。

青岛菜中不乏有历史、有文化的名菜。
有一类海鲜，因其小众和高端，难见于普通餐
桌，却在青岛菜的美食江湖上，留有神话般的
传说。

乌鱼蛋，海洋美食名品。梁实秋先生在
《雅舍谈吃》中有专门介绍的短篇《乌鱼钱》，
即是在青岛所食。乌鱼蛋是墨鱼的缠卵腺。
水发之乌鱼蛋，外表似山鸡蛋，其内呈薄片状
粘连在一起，费上功夫，将其一片片剥离，即
可汆汤。漂浮在汤中的乌鱼蛋薄片，如浮起
之古钱，雅称“乌鱼钱”。乌鱼蛋宜用高汤煲
之，配料的秘籍，是优质的酸黄瓜和上乘的胡
椒粉，解腥增鲜，缺一味道即失之于平淡。另
佐有米醋、芫荽末等，用淀粉勾薄芡而成。其
味酸辣适口，亦营养开胃。酸辣乌鱼蛋汤，既
是青岛菜的经典名品，亦是国宴的首选汤菜
之一。

“更有诸城来美味，西施舌进玉盘中”。
这是清代郑板桥在做潍县县令时所咏的《潍
县竹枝词》。西施舌，是青岛地区海鲜中的贵
族。其形如大蛤，上尖下圆，光滑饱满，肉质
洁白软韧，入口爽滑，鲜美无敌。梁实秋在

《雅舍谈吃》中亦有谈及。
《本草从新》记载，西施舌“补阴、益精、

润脏腑、止烦渴”。青岛原胶南县泊里镇所
产，品质上乘，秋季多产，以深冬所采挖者最
为肥美。

1972 年 8 月，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首次
访问青岛，受到当地万余群众的夹道热烈欢
迎，盛况空前。此前，西哈努克亲王曾到访过
上海、杭州、苏州、济南等地，他对中国美食非
但相当谙熟，亦是位实打实的国际美食家。
青岛方面组织烹饪大师精心设计了欢迎宴会
菜单，除传统菜“通天燕菜”“鸳鸯鱼翅”之外，
一道地方名产“芙蓉西施舌”，受到见多识广
的亲王的高度称赞。余之“扒原壳鲍鱼”“烩

全蟹”等创新菜，也成为日后青岛菜的优秀代
表菜。

无独有偶。事隔月余，日本首相田中角
荣首次访华，开启中日邦交破冰之旅。来华
前，田中角荣做足了各方面功课，包括美食。
据说他查阅清宫食谱，发现名曰“西施舌”之
食物，未曾见过，遂婉转提出请托，欲来华一
尝为快。任务下达后，原胶南县泊里镇大岚
村的村民，连夜下海采挖，并趁鲜运往北京。
此菜名曰“氽西施舌”，其最讲究的吃法，是只
选取西施舌大半个舌尖之肉，以高级清汤和
原汁煨之，余之内脏等皆舍，方达味之极致。
另佐以竹荪、菜心点缀。汆西施舌也成为青
岛菜中的经典名菜，赢得来青访问的中外元
首、贵宾的高度称赞。

说起来，西施舌并不算名贵食材，归于小
海鲜范畴，此物对生长水域、海湾、滩涂、水质
要求极高，且产量稀少，不可养殖，遂物以稀
为贵了。

青岛菜脱胎于胶东菜，融合诸多菜系之
长为己所用，逐渐自立门户。其烹调方法
以拌、炝、蒸、煮、汆、爆、炒、扒、烧、熬、煎、
焖、炖居多，佐以炸、烤、熏、卤等。讲究清
淡鲜嫩，少甜少辣，以鲜咸口为主，保持食
材的本味。

定义青岛菜，一是青岛菜的原材料要尽
量具备本土化的特点，别处不易复刻、模仿；
二是青岛菜的口味要遵循青岛人的地域口
味特点，既要传统，又要创新；三是青岛菜的
传承离不开餐饮老字号。有老字号就得有
老厨师，有老厨师还得有老厨艺，有了老厨
艺就有了老味道，老味道就是青岛人乡愁的
味道——青岛味道。

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复《青岛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青岛的城市性质
被确定为沿海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现代海洋城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核心功能定位为北方先进制造业基地，
北方对外开放门户，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
这无疑为青岛餐饮和青岛菜的叫响、出圈，提
供了重大利好。

属于青岛菜的春天正在徐徐展开。

古有江阴张岱张宗子，今有旅居纽约的河
南光山学者、作家张宗子。明末清初江阴张岱
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夜航船》，是我
的枕边书。今光山宗子先生的读书随笔集，也
是我喜欢的。譬如《此岸的蝉声》《梵高的咖啡
馆》《书时光》《乱翻书》《花屿小记》和《书当快
意》等等。

宗子先生的读书随笔自成一路，大有嚼
头。用宗子形容鲁迅、蒙田、艾略特和里尔克
的诗文来说就是：“所学既博，所思既深，眼光
远大，精神世界无比丰富。”我将其总结为：精
熟文本、广征博引、言之有物、平实耐读。总
之，是一派大家气象。我读宗子的读书随笔，
一则长见识、增见闻；二则窥其读书门径和作
文法。经典人人可谈，但谈到好处，大不易
也。宗子谈经典，令人耳目一新，对我来说是
全新的阅读体验，就像当年读董桥和木心。
他说：“我喜欢反复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好在
这样的书并不太多，因此消耗得起那么多的
时间和感情投入。”人有博览群书的底气和超
人的才气，就可以这样说。我就不敢说这样
的话，我读书，太杂、太贪，结果犹如竹篮打水
并没有记住多少东西，惟“虚胖”而已。我赞
同宗子先生的说法：“经典是个活物，在不断地
增长和变化。”时代不断嬗递，读者身处其中必
然随风起舞。

《乱翻书》是我近期读到的最具文化含量和
个人风格的随笔集。本想在海边一家酒店的咖
啡吧悠闲地读点东西，但宗子先生的书籍须正
襟危坐地对待，我喝着柠檬水，让自己慢下来，
逐字逐句地读着，一边体会宗子先生“顾左右而
言他”的作文法，愈加佩服宗子先生 。宗子说：

“我读书素有贪多求快的毛病，仗着记性好，走
马观花，诗中委婉深沉之处，比照个人意趣去索
解和印证，常有‘意外’收获，觉得古人之言，深
获我心，借花自献，无比快意。”我既贪多又记性
不佳，情何以堪。

“荠菜的香主要在根，家养的荠菜植株挺
拔，看起来有模有样，根却萎缩得不成比例，又
细又短，像阿Q脑后拖着的小辫子。”这样的联
想与比喻真叫人喜欢，旅居纽约近四十年的宗
子先生到底没有忘记“故乡的野菜”。这也是宗
子先生随笔的一大特色。宗子先生说：他自己

“生于光山，在那里度过最初的十七年。在北京
工作过五年，曾经很喜欢的城市，本来是有终老
的打算的。”后来他自费留学美国，研读英美文
学。我想假若宗子先生当年没有到美国留学，
大概不会写出这么好看的、有深度的、有比较文
学特质的文章，毕竟双重的视野摆在那里，自己
打开了，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就显得从容不迫、一
点也不躁动。关于读书，宗子先生说：“写诗的
人只读诗，写散文随笔的人只读散文随笔，急功
近利，格局必然有限。”“读书、做学问、写文章，
归根结底，是一件老老实实的事。”此话也说在
我的心里。

读书不是用来装门面的，而是要化作自
己的血肉，养自己的气息。宗子说：“我喜欢
驳杂……经得起驳杂的是了不起的作家……
十几年下来，可取的，又经得起反复读的，就只
剩下鲁迅和知堂，有时也读读钱锺书夫妇和张
中行。这不是说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只有他们几
人，沈从文、汪曾祺、孙犁……各有其好……台
静农是可以亲近的。”宗子先生能这样说，我真
高兴，完全视宗子先生为同道之翘楚也。尤其
宗子先生谈到孙犁，这些年我也是读着这些“天
上的”文曲星的文章走过来的，尤其是孙犁，《铁
木前传》里面小满儿的形象是多么的饱满和鲜
明，这个形象注定是不朽的。他的《乡里旧闻》
和《书衣文录》真是令人爱不释手，每每把读，总
有收获。想当年台静农在“山大”教书期间，喝
过一种苦老酒（即墨老酒的前身），令他念念不
忘。宗子说台先生可亲近，我一下子想起来，之
前写过几篇台静农先生和弟子林文月的文章，
非常感慨那一代师徒之间的美好关系，觉得是
天下再也找不回来的清影。

宗子先生说：“好书那么多，你能读多少？
写书的人那么多，你还能写什么？学问无止境，
就算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可能还存在着前人已
经达到而你还远未达到的深度。……”这也真
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囫囵吞枣地读完了《乱
翻书》，且引宗子先生引述的博尔赫斯的诗来结
束这篇随札：“命运之神没有怜悯之心，上帝的
长夜没有尽期。你的存在是流逝的时光，你不
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莱西月湖公园是 1984 年兴建的园林，
因湖面弯弯，清寒如月，故名“月湖公园”。
园内依照月宫的意境规划，园中有湖，湖中
有园，赏心悦目。

公园南正门牌楼，彩木结构，呈明、
清古建筑风韵，门匾《月湖公园》为画家
吴作人所题篆书。步入牌楼，在碧水花
木的映衬中，一幅巨大的汉白玉彩釉壁
画《嫦娥奔月》临湖而立，那婀娜的身姿
展示了公园的主题，把游人带入了美丽
的人间仙境。

沿湖有亭轩水树、假山曲桥，主路两侧
各有两行亭亭玉立的雪松和一行挺拔的白
杨，仿佛在迎接游客。北侧是占地 20公顷
的月湖，在平静的水面上，蟾宫、玉兔、涌翠
三岛隔水而立，尤以蟾宫岛景致最佳，一湖
三山，不是蓬莱胜似蓬莱。

造型优美的奔月桥把陆地与蟾宫相
连，岛上松柏常青，竹影婆娑，桂树成林，仲
秋时节丹桂盛开，满城溢香。八角三层的
揽月楼高约 30米，飞檐斗拱，巍峨壮丽，登
阁可观园中全景。

园林既仿古又创新，得景随形，顺乎自
然，收到湖光山色、亭台廊榭、林木花卉浑
然一体的效果。贺敬之曾赋诗赞道：“嫦娥
奔月有无悔，见此月湖笑展眉。忽惊身在
人间境，移家莱西喜永归。”

过环湖路，有汉白玉单孔石拱玉虹桥，
桥面呈流线型。过玉虹桥步上蟾宫岛，其
东北隅，或沿阶梯上水榭，或经回廊履水上
平台，皆得绝妙境地。

水榭平台巧雅秀逸，颇具园林风格。
其西南隅，则有一仿古重檐六角景亭，亭盖
覆绿色，设石鼓坐凳。岛的中心建有仿古
典雅的天香阁，总高 29.95 米，为全园的制
高点，阁顶为八角攒尖顶，挂绿色琉璃瓦，
飞檐翼角，雕梁画栋。临阁可赏水域景象，
可览园林全貌。

秋来，岛上桂子飘香，岛下莲子待煮。
小岛与外界相连的是蜿蜿蜒蜒的木栈道，
迂回曲折，像游龙般伸进了芦苇荡里，两旁
不时可见成片的荷花，间或，还会有几只美
丽的鸟儿在茂密的荷叶丛中穿梭，但闻其
声而不见其影，意境无穷。

远眺借景，东南十数里外的草花山，
仿佛被苍苍莽林拉到眼前，给人以朦胧
之感；乘舟去玉兔岛，举目岛上，合欢开
遍，香气氤氲，恰似嫦娥归来景象，放眼
涌翠岛，枫叶红、芦花白，红白皆胜二月
春花。

沿环湖路东行，在垂柳拂迎中去月湖
东岸，可看到松直、竹挺、梅展的蓊蓊郁郁
的景象。东南部的养鱼池亭为仿古六角攒
尖，顶部彩木结构，覆当地小青瓦，脊带爪
角，内设四面石坐凳。

观赏鱼池北，与成鱼池隔一弧形堤

坝，池中筑一小岛，岛上有一仿古四角
攒尖亭。小岛南北各有一曲桥与岸相
接，北为七曲桥，南为五曲桥。或坐亭
中，或伫立桥上，或移步堤坝，皆可见
鱼儿来去沉浮，悠然怡然，似欲与游人
竞趣。

西门南侧建筑群为岭南园林风格，
水榭、水上平台、花架回廊、景亭等各具
姿态，相衬得体。水榭为框架结构，三
层。一层，碎理石镶面，内墙饰以彩陶壁
画；二层，为方形平台，人造水磨石镶面，
西与湖滨相连，一二层之间北侧，设悬挑
阶梯。台北有曲桥和阶梯通水榭二层平
台。西上阶梯，可去湖滨绿地。湖滨绿
地白色花架回廊有二，一为南北走向，南
与水上平台阶梯连通；一为东西走向，西
起小卖部，东止水榭。

月湖云雾苍莽，碧波绿浪，林木隐
映，婀娜荷花，争相辉映，像热情的少
女。湖面上不时有游艇荡漾。三五成群
的野鸭玩得惬意，游得酣畅，仿佛伸手即
可捉到。

鸟瞰月湖，碧水清澈，像是镶嵌在
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纵目湖上，
红男绿女，或操舟竞趣，豪气凌波；或
放歌嬉笑，情寄东风。紧挨着水边，有
茂密的藤蔓，缠绕着摇曳的树丛，就像
是一座翠绿欲滴的屏风，映衬着湖水，
美不胜收。

周围的一切都令人沉醉，惬意悠闲
的氛围，欢乐自在的人群，脚下草色青青
的大地，头顶上热烈的骄阳，还有蓝蓝的
白云天。阳光肆无忌惮，狗儿们很温和，
甘愿做相机前的宠儿。

登山远眺，使人心生青云之志；林中
散步，更添几许幽情。隔湖相望，碧水如
镜，是撩人心弦的秋色。在湖边静坐，更
能领会秋色的苍茫大气。湖畔的草甸仿
佛金丝编成的绒毯，成片的金色树林，天
蓝水绿、树叶金黄，构成了一幅静谧宁和
的秋景图。

漫步公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掩
映其间。一汪碧水在湛蓝的天空下波光
粼粼、绿色小岛镶嵌其中，一排金色的杨
树将颀长的影子印在岸边，大自然迷人
的色彩给人们带来了灵感，享受着色彩
带来的惊喜和愉悦。

山水自然，是读不完的诗句。初识
月湖，她并没有给人惊艳的感觉，而碧
蓝湖水、金黄湖岸构成了隽永而悠远的
意蕴。月湖公园集四季景色于一地：春
日柳丝拂水，百花竞艳；夏日浓荫覆盖，
荷莲玉立；秋日桂子飘香，枫红林染；冬
日寒梅斗雪，松竹叠翠。时过景在，朝
夕各异，清雅和秀美让人相见恨晚，念念
不忘。

绿染月湖
何效杰◆

戴青松◆
平房上的四只斑鸠

我爱鸟，形形色色的鸟儿我都喜欢。幼时
的我，爱养麻雀、燕子、喜鹊等，养大后的燕子会
盘桓天空，秋后兴高采烈融于南迁的燕群，去远
方寻找未来。麻雀和喜鹊也会在时间的延续中
加入土著鸟的行列，野性变强，搏击风雨，逍遥
大自然。因此，遇见这些鸟儿们我就会稍作瞻
望，用心灵的相机摄下美丽的瞬间，若有所思。

某日上午，雨霁天晴，我正在平房顶上摆弄
放置的几盆花草。那些花儿草儿，经过一场大
雨的洗礼，愈加挺拔，它们头颅高举，手臂伸展，
茂密的叶子成丛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下。

欣赏着花草的婀娜，感触着清新的空气，抬
头望去，天高云淡，沁人心脾。我陡然想起了平
房上灵巧的生灵——斑鸠，眼光禁不住投向它
那简易的巢穴位置，槐树伸向平房的树枝。树
枝的枝杈上，捧掬着斑鸠那非常简单的巢。巢
在一场大雨的蹂躏下变得不再完整，前几天还
在的两只小斑鸠没了踪影，它生长 20 天左右
了，大概是随亲鸟练习飞翔了。

近些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家乡
的鸟儿品种越来越多。过去很少见到的野山鸡
和斑鸠，如今随处可见，并且与麻雀和喜鹊这类
土著鸟一样，成为赏阅的风景，四季熨帖于乡村。

今年初夏，平房上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
轻灵又秀美的斑鸠，它们是贪婪平房顶遗留的
一些玉米粒而来的。起初，它们的警惕性非常
高，有点风吹草动就仓皇逃逸。没几天工夫，平
房顶的玉米粒就消耗殆尽。多可爱的斑鸠啊，
为了让它们能够长久住下来，我便拿些玉米粒
撒到平房顶上，让它们食之无忧。这样时间不
长，两只斑鸠便把平房顶当成自己的家。傍晚，
我发现它们栖息在伸向平房的槐树枝上。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瞅到槐树枝上多了一个简易的
鸟巢，筑巢的枝条很少，巢也很薄，从下往上看，
几乎透明，很不牢靠。这样的鸟巢像是应付，太
简单了。本来，两只斑鸠平日里总是唱着欢快
的歌，绽放生命的极致，叫醒了黑夜，活跃了白
昼，唤来了黄昏，可自从筑起了巢，两只斑鸠轮
流蹲窝，非常默契，平房顶变得无声无息。

不久，巢里出现了两只鸟蛋，留心一下，可

以窥视到影子。也不知过了多久，小斑鸠脱壳
而出。为了不惊扰它们，全家人到平房顶都是
小心翼翼。一天深夜，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把我
从睡梦中惊醒，起身望向窗外，大雨倾泻而下。
我突然想起了外面的斑鸠，连忙起身穿上雨衣，
带上块塑料纸登上平房。雨夜昏暗的灯光下，
一只大斑鸠顽强地用翅膀遮掩着雏鸟，它们紧
紧依偎，瑟瑟发抖，让我有些肃然起敬。大斑鸠
惊恐地看着灯光，并没飞走，一直瞅着我把塑料
纸绑到鸟巢顶的枝条上，大雨中的静谧使鸟们
有了安逸。

小斑鸠离巢了，平房顶变成了四只斑鸠。日
常，我发现它们四处游荡，常不见踪影，但黄昏抑
或清晨总会在平房徘徊。为了牢牢地“拴”住它
们，彼此成为好朋友，除了撒一些玉米粒外，我
们又加了些麦粒和杂粮，还平添了些许碎馒头，
这样，平房顶不只是斑鸠的乐园，麻雀和喜鹊也
赶来觅食凑热闹。不过，其他鸟都是临时来客，
见到我和家人上去，就会一哄而散，只有这四只
斑鸠，只是躲到房顶一角，或者暂飞到槐树上躲
避，人一离开就会返回。每到这时，我总是觉着
对它们的关爱和呵护不够，仍然存在着隔阂，以
后，还应该多掌握知识，用心爱鸟护鸟。

秋日是收获的季节，酷暑被秋韵掩埋，凉风
习习，阳光在平房顶温暖地流淌，日子扣开了金
秋的模样，人们把酷暑里的心思凝聚成一抹凉
爽，点开了丰收的馥郁芬芳。平房顶囤满了玉
米和花生，萦绕出一份家园的亲切。四只斑鸠
时而落到平房，时而站到粮食囤顶，叫声随心所
欲，带有生命的密码，像是为硕丰歌唱，又像是
为美丽的生活空间赞美。每当我闲庭信步，总
爱去浏览和寻找它们，不知它们生命有多久，在
世上匆匆走过，没时间想得太多，只要有口吃的
便心满意足，生命简洁到只剩下快乐。深感，这
些小生灵仿佛是跳跃的五线谱，律动的生命常
常赶走我忐忑的心情。与它们的邂逅，不只是
上天安排的奇缘，还是一种友谊和生命的奇
妙。我虽然没有翅膀，但心可以伴着它们飞
翔。它们就是幸福美满的守护神，是如意生活
的吉祥鸟。

■《灯塔鸥歌》
窦凤至


